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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

阳春三月，小碗跌了泥跟头，哭三日。

                            — 《杜撰记》

    玛县的特产是阳春面和彩条鱼。

    这里的阳春面跟别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那一勺浮在汤

面上的猪油，连小碗这样肉丝上的肥肉都不碰的小姑娘也贪

恋那一勺猪油，每次都要嘱咐妈妈I巧放多一点再洒上胡机

粉才好。而玛县上做阳春面做得最好的店家就是I巧的阳春



店，那里用的都是大口的瓷碗，吃到精光的时候就能够看到

底下烧上去的字，谁要是吃到“碗”这个字的话，这碗阳春

面就算是I巧请客了。玛县上的人都知道小碗是I巧的心

头肉，疼着呢。

    烧着 “碗”字的碗阳春店只有一个，盛了面以后表面

上并无二致，其实放了双份的猪油，面底下还埋了一块查巧

自己腌制的彩条鱼，只有吃者自己才知道。

    玛县的鱼池多，养的全都是彩条鱼。彩条鱼的模样如

名字般好看;养在鱼池里面波光粼粼，腌了做成咸鱼，晾

在屋檐底下直溜溜的一排。彩条鱼肉质鲜美，非常好销，

玛县的青壮劳动力都是靠着彩条鱼过活的，鱼季没日没夜

地干活，闲时就在阳春店里吃碗阳春面，喝口酒，生活得

很安逸。

    小碗从小是在阳春店长大的，见证了阳春店从一开始

的几条板桌发展到后来查巧盘下这个小店面。小碗没有父

亲，但是她是在男人的世界里长大的。男人们喝酒吃五花

肉，浑身汗臭地讲黄段子，眼睛瞄着查巧的裙子底下，呼噜

呼噜地吃面想碗底有没有那块彩争一鱼，有没有那个 “碗”

字，能不能上I巧的床，隔三差五地和I巧在屋子里面关

着门打架，弄得整个阳春店在寂静的玛县咯瞪直响。小碗

对此习以为常，她顶享受的就是中午坐在店门口的太阳底



下用指头撮一撮鱼松放在嘴巴里P lW吧着，等着从I巧房里

走出来的男人用强壮的胳膊把她举过头顶，或者是趁I巧

外出买东西的时候从她床底下拎出一双大红颜色的高跟鞋，

赤着脚晃荡地踩着它在没有人的店面里踱，鞋子就鱼池上

的船一样摇摆。

    阳春三月，鱼池的淡季，却是阳春店的旺季。

    玛县上的男人们从早到晚地坐在阳春店里面，喝酒划

拳打发时间，查巧就并拢着脚坐在拒台后面边听无线电边

切葱末，不时嘱咐小碗给客人添酒添鱼松。A巧喜欢听唱

外文的歌曲，喻呀'}呀地伴着无线电的沙沙声。男人们有

时候没钱结酒账，就把从家里老婆的梳妆柜里面拿来的一

根银替子一匹绸子或是几个玛瑙扣子押在A巧那里，说是

I巧用了也比自家黄脸婆好看。查巧把这些都摆在手边的

盒子里，放着，唯独把一根阿二赊在她那里的破旧朱漆替子

插在头发里面。玛县上的女人们都恨恨的。

    小碗在玛县上并无人理睬，每家每户的女人都在心里

面诅咒着v巧，I巧拿阳春面勾引男人，总不好再让自家

孩子跟着小碗这个小狐狸精学坏。小碗的眼珠子圆鼓鼓，不

和别的小姑娘一样穿马海毛的毛衣和滚花边的外套，而是

终日一件薄削削的碎花对襟小袄，耳朵上戴一对黑色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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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小坠子，是耸巧小时戴过的。她不喜说话，沉闷闷。置

巧因她是自己和爱人的孩子，心里爱着，却不知如何去疼。

小碗越长越大，眉眼之间和I巧也是越来越像。碰上醉酒的

男人对着小碗说: “长大了做谁的媳妇啊?”查巧就敲着高

跟鞋啤他，那人的阳春面里面也就没了那额外的猪油。

    阳春店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其实都是由阿二的那根朱

漆替子而起的。

    那替子破破旧旧的，粗看以为是I巧的头发里面插着

根朱漆筷子，凑近了才知是替子，戴在别的女人头发上是

糟蹋了它，配着I巧单薄皮肤上的细小皱纹和一抹温婉的

黑发却显得尤其好看，那朱漆也红得纯正起来。

    阿二还没有娶老婆，他是玛县上最勤快的捕鱼人之一，

在鱼季的时候起早贪黑地千活，几乎所有的钱都用来供养

姆妈。姆妈脑子有毛病，清醒的时候坐在家门口织毛衣，疯

癫起来会把衣服都脱了往外面跑，说是要跟了那死鬼男人

去，几个人都拉不住。阿二并没有欠阳春店的酒钱，那替子

是他从姆妈枕头边上的首饰盒里取出来的，放了已经很久

不见姆妈用过，一次帮着整理东西的时候他觉得这物件和

查巧很是般配，就偷偷顺在袖子里给6巧拿去。I巧见着

一愣，先是不肯收，推拉了几次之后就随手插在结起的头



发里露出一个雪白的脖子问:“好看不好看?”阿二的脸红

到了脖子根，在众人的起哄声中恨不得把脸埋进阳春面里。

那日店里人都打赌说阿二的阳春面底会有个 “碗”字，争着

去看，却只一勺猪油其他啥都没有。倒是没咋出声的刘大军

吃到了“碗”字，睡上了查巧的床。

    自此，阿二恨恨地走，几日不来，说是陪姆妈到城里

看病去。

    农历二月二的中午，小碗捧着瓷饭碗吃加了双份猪油

的阳春面，顶上盖了一只流着黄的荷包蛋，底下还埋了一

块腌的彩条鱼和一块五花扣肉。呼噜呼噜地吃到碗底，一个

烧上去的 “碗”字。这天是小碗的生日，二月二龙抬头哟，

照例是要去剪发的。小碗不从，查巧劝说:“女孩子家等到

心里有人了才留长头发，有多久留多长。”

    “那我心里有人了。”小碗沉吟了片刻定定地说。

    A巧心里一颤，指甲掐进了小碗的手腕里把她往剃头

铺拖，说:“你能有什么人哪，这玛县上都是些臭男人，要

有出息就要外头的男人去，我不准你心里有人。”小碗挺着

刚刚开始有点隆起的胸脯，鼓着眼睛沉默，直到头发剪成了

一个I巧喜欢的童花头。

    阳春三月，玛县的鱼池里正养着彩条鱼的鱼卵，整个



湖面很安静，待到营巧屋檐底下那排直溜溜的腌鱼吃得差

不多的时候也就是鱼季的到来，现在鱼还是密密麻麻地悬

在那里。耸巧中午趁着客人稀少的时候在里屋打吨，从湖

面上折射过来的日光明晃晃地照在她的脸上。她做了个梦，

梦里面鱼池里的水都干了变作一个个的小泥潭，彩条鱼晒

成了手指头般细细的鱼干，小碗的父亲背着包囊从门外进

来，她的身体就陷入了潮湿的海洋，她在梦里面很舒服地

和小碗的父亲睡觉，男人急着喊:“你快点把腿分开。”查

巧却发现自己的两腿紧紧地并着，上面已经长出了彩色的

鱼鳞，怎么也分不开。

    她猛地醒来，见小碗正站在一边直愣愣地看着她、手

里面拿着一把用来刮鱼鳞的剪刀，那朱漆的替子落在地上，

边上是一络乌黑的头发。查巧还未从梦中的恐惧里清醒过

来，尖叫着:“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爹爹死了，你心里还有谁?”小碗收起剪刀走到柜台

里撮了一撮鱼松坐回自己的小板凳上，空留地上那个朱漆

替子和一络死掉一样的头发。

    次日I巧把被小碗剪断的头发干脆剪成了齐密密的刘

海儿，照旧笃定地在男人堆里面并拢膝盖坐着，切葱花的时

候手都不抖一下。有个吃到 “碗”字的男人嘴巴里面嚼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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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小碗跌了泥跟头，哭三日。

                    -— 《杜撰记》



大块腌鱼醉on地对小碗说: “小碗啊，几时接替你娘啊?”

听到查巧重重地把手里的菜刀斩在砧板上，呕的一下，才

慌了神，赶紧说: “这不说笑嘛，等等我加倍补偿给你。”

又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塞进查巧的口袋，查巧才捂捂口袋对

小碗说:“洗澡去，这儿没有你的事儿。”

    小碗拿着块檀香肥皂拎着木桶往自己的身上浇水，摸

到自己隆起的胸脯胀得像发酵的小馒头，身上面光溜溜的。

她蹲下身体在地上撒尿的时候突然看到窟窿里面一只浅色

瞳孔的眼睛，她盯着那只眼睛看，那只眼睛也盯着她看，她

突然感到抹肥皂抹到撒尿的地方时一种很怅然的感觉，那

只眼睛让她怅然若失。她赶紧擦干身体草草穿上衣服，神

情恍惚地回到阳春店里，看到查巧已经切了满满一砧板的

葱花，一股清香和酒气混合在一起。

    恍恍然好像两个世界。

    小碗静悄悄地回到查巧的房间拿面霜，看到摆在床底

的红色高跟鞋只剩下一只了，她把光着的脚踩进去，笃笃

地四处寻找了一番，又蹲下身体，把床单撩起来，赫然看到

另一只红色高跟鞋，和正捧着高跟鞋，裤档里支着帐篷的阿

二。这幅奇异的情景让小碗呆了片刻以后蹲在地板上笑了

起来，咯咯乱笑，而阿二躲在床底下捧着那只红色高跟鞋

也跟着傻笑起来。



    一会儿小碗感到膝盖跪得酸了，才轻轻地对阿二说:

“你几时回来的?”

    “这才回来。你姆妈呢?”阿二说到查巧就又脸红了。

    “刚刚你看我洗澡了。”小碗又嬉笑起来。

    “啊，无意的，我憋着屎呢。”阿二的耳朵也红了。

    小碗沉下了脸，把另一只高跟鞋从阿二的手里面抢过

来，踩在自己脚底下，像踩了两只船那样踱了几步，然后又

踢到墙角去，半晌才对床底下的阿二说:“她就快回来了，

你快点走吧，别让她碰见才好，又不是她一个人，还有其他

男人，碰见就不好了。”说完就光着脚抹着面霜悄无声息地

走了。

    玛县上有阳春店和彩条鱼，阳春店里有 “碗”字瓷碗

和朱漆查巧。

    那 “碗”字瓷碗是有来历的，小碗知道，是她死去的

爹爹给烧上去的，爹爹唯一的遗物。爹爹本是玛县上顶顶

能干的捕鱼能手，后来在某一个鱼季里跌进了鱼池被渔网

纠缠住，没能浮上水面来。当时I巧正临盆，生完小碗赶到

鱼池时已经收了尸。但这事儿查巧不让小碗说，她说:“被

渔网缠死的事情是很晦气的，闭口不言才好。”

    那日阿二又来阳春店，查巧不急不躁地跑上去与他寒
                          /



暄，问起他姆妈的精神毛病，阿二说是城里医生开了几帖

药，也不管事，还是要时刻锁着。小碗倒是主动帮查巧下了

面条，汤里舀上猪油，晃悠悠地端到阿二的桌上，放下碗赶

紧用手指去捏耳垂，边呼: “烫死了。”i巧一边责怪着小

碗的冒失，一边去招待其他客人了。

    阿二觉得这天的面条尤其香浓，入口濡香四溢，并紧

了筷子往碗底戳竟戳不到底，扒开面条一看底下正埋着手

掌大小的一块腌鱼，金黄的。阿二心头紧，吃得快，舌头

上被滚烫的面条烫出泡来，眼睛里更是烫得流出了眼泪，

呼噜呼噜一阵之后又浙沥地喝尽了汤水，见碗底一个模糊

的烧上去的 “碗”字正对着阳光熠熠生辉。巨大的幸福感

在刹那间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跌跌撞撞地想往p巧的房间

跑，又觉得不妥，赶紧回家洗个澡，又怕bI巧等急了，在

门槛上来回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跑回家把身上的脏

衣服换了再来。

    I巧收拾饭碗的时候见桌上莫名摆着一只 “碗”字底

的饭碗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她把正坐在门口晒太阳的

小碗由脖子拎起来，盖头就是一个耳光，这是这么多年I巧

头一次打小碗，手心发麻，心头发痛。

    “谁叫你碰那碗了，你把那碗给他做什么?”

    “他想要啊。”小碗瞪着无辜的鼓鼓的眼睛。



    “男人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啊?你别跟我一样贱好不

好!”营巧头顶的朱漆替子颤抖着。

    小碗闭口不言了，她紧紧地拽着小袄的边角纹来绞去。

    “阿二，他是你哥啊。”置巧这句话一出口，两人都觉得

是五雷轰顶。

    I巧初来玛县的时候是坐着渔船来的，掌舵的就是小

碗的爹爹。那男人有个迷人的脊梁，查巧主动献身于他，把

自己娘给自己准备的唯一的嫁妆，一根朱漆的替子送给他

作定情之物。男人已有一妻一儿，儿子当时还小，却很懂

事。男人本打算过了鱼季好好地赚一笔钱把妻儿都安顿好

了，就带着I巧离开玛县，去别处过活，却不想那个鱼季竟

然葬身渔网，也是上天的造化了。他的妻得到消息来收尸的

时候看到丈夫的贴身口袋里竟然放着别的女人的一根朱漆

替子，受不住打击发了疯，留下的儿子叫做阿二。

    阿二换好了干净衣服兴冲冲地往阳春店赶，到了时却

是店门紧闭，他想定是查巧嫌他不诚心诚意，.只好无助地

敲了几声门便坐在门边等。太阳落在玛县鱼池上的样子就

好像是一条彩条鱼跃入水中般波光粼粼，不久就完全没入

水里了。当他生出倦意的时候，阳春店的门I呀一声开了，

走出来的不是I巧，却是一个面孔陌生正在系着裤带的男



人，阿二来不及多想就冲进了店里，置巧的屋里散发着他所

熟悉的檀香味道，阵阵阵阵的。I巧正对着镜子把那朱漆的

替子插进刚刚整理过的头发里，身上还只穿着衰衣，见阿二

来了，她又把那朱漆的替子从头发里拔了出来，摆在手心里

掂了掂，对阿二说:“为什么别的男人给我的东西我从来不

戴，而只戴这个?”顿了顿继续说，“因为这替子本就是我

的，是我送给你爹爹的定情之物，你明白吗，我是你爹爹的

情人，是把你母亲弄疯的凶手。你惦着我做什么?”说完这

些话，I巧又仔细地把头发盘起来，插进替子，别过头，定

定地看着阿二。

    阿二转身浑身发抖地冲入厨房里，小碗一个人坐在黑

漆漆的板凳上面吃鱼松，把手指放在嘴巴里面使劲地溯着，

发出响亮的声音。阿二已然红了眼打开碗柜把筷子勺子和

瓶瓶罐罐都打翻在地上，最后气喘吁吁地蹲在地上。小碗在

黑暗里瞪着眼睛看着他说: “你要找的是这个吗?”她从身

后拿出一只大口的瓷碗，在模糊的光亮中可以看到底下一

个 “碗”字。

    “你不是已经吃到这个碗了吗，为什么你还是不高兴

呀?”小碗说完就把碗举过头顶，碗底薄薄地透出了那个烧

上去的 “碗”字，然后手一松，碗呕当一声落在地上砸了个

粉粉碎，碎片落在一堆碎片里面就分不出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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